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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大地
创世记 1:3–13

几个世纪以来，凡持守圣经无误、完全真实的基督徒，对于创造的六日一直存在不同的解释。圣约神学院院长布莱恩·查佩尔（Bryan Chapell）指出，那些相信圣经教导创造是在六个二十四小时的太阳日内完成的人，包括加尔文（尽管沃菲尔德认为他对其他观点持开放态度）、威廉·亨利·索恩威尔（William Henry Thornwell）以及路易斯·伯克富（Louis Berkhof）等杰出人物。
同样具备同等分量的另一批神学家则认为，《创世记》的六日并未将上帝的创造作为限制在六日共一百四十四小时之内。这些人包括古代的奥古斯丁与阿奎那、清教徒威廉·艾姆斯（William Ames），十九世纪捍卫正统信仰的查尔斯·霍奇（Charles Hodge）、A. A. 霍奇，以及 B. B. 沃菲尔德（B. B. Warfield），还有二十世纪著名的护教者，如 J. 格雷沙姆·梅钦（J. Gresham Machen）、J. 奥利弗·巴斯韦尔（J. Oliver Buswell）、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Donald Grey Barnhouse）以及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

因此，这是一个既定事实：那些敬虔、热爱圣经、并将一生献给上帝话语的人，在圣经开篇经文的解释上存在分歧。然而，他们从未分歧的，是上帝话语的完全真实，以及《创世记》记载的事实性与历史性；他们也从未否认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特殊创造的历史真实性，或堕落事件的真实。

这应当使那些把某一种创造观当作正统信仰试金石的人停下来反思。此外，关于六日的主要观点所呈现的显著多样性，也当促使我们在判断上保持谨慎与谦卑。

关于这六日，至少存在六种观点：
1）二十四小时太阳日观点（创造在一百四十四小时内完成）；
2）间断活动观点（创造作为发生在二十四小时的日子里，但这些日子之间夹杂着不定期的间隔）；
3）间隙观点（在创 1:1 与 1:2 之间存在一个间隙，其间发生了原初的叛乱，创造周是对叛乱之后大地的再造）；
4）日—时代观点（将“日”理解为与地质时代相对应）；
5）框架观点（“日”是一种文学结构，用以传达创造的真理，而非连续的自然日）；
6）类比日观点（这些“日”是上帝的工作日）。

显然，这六种观点不可能全部正确；事实上，只能有一种是对的。我们有责任去寻求它。然而，在寻求、找到并持守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我们当以善意与宽宏为怀。

我们可以从对千禧年观点的持守方式中学到榜样。对此，查佩尔博士给出了成熟的建议：

“我们中有人是前千禧年派，有人是无千禧年派，也有人是后千禧年派。关于世界终结事件的时间次序，我们之间确实存在严肃的分歧。然而，我们承认，人们可以在时间问题上彼此不同，却仍然相信圣经完全真实；我们也在不指责彼此为不正统的情况下接纳这些差异。对于世界起初诸日的时间问题，我们的讨论也应当如此。”

盼望本书对创造诸日的阐释，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中展开。释经的目标，是不多说，也不少说，只说圣经所说的话；我们必须始终走在圣经的界线上。

摩西的用意

摩西谨慎而周密的用意，清楚地体现在他写作中那庄严的布局、对称性与细腻的匠心之中。

布局。
粗略一读便可发现，六个创造日被完美地分成两组：前三日描述大地的塑造，后三日描述大地的充满。这两组日子，正是对开篇所说“大地空虚混沌”的直接呼应与补救。大地的“无形”，在第一至第三日得到塑造；大地的“空虚”，在第四至第六日得到充满。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形，而摩西也竭力确保他的听众不会忽略这一点。

对应。
此外，前三日与后三日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对应关系：第四日对应第一日，第五日对应第二日，第六日对应第三日。

这一切何其美妙！第一日创造了光；在与之对应的第四日，出现了太阳与月亮，来治理这光。第二日，上帝创造了穹苍，称之为天空，将上面的水与下面的水分开；在与之平行的第五日，上帝以飞鸟与鱼类充满天空与水域。第三日，上帝分开水与旱地，并创造植被；在与之相配的第六日，上帝以走兽充满陆地，并创造人类，使其治理万有。
	成形（FORM）
	
	充满（FILLING）
	

	日
	内容
	日
	内容

	第 1 日
	光
	第 4 日
	光体

	第 2 日
	天空（水以下）
	第 5 日
	飞鸟与鱼

	第 3 日
	陆地（植物）
	第 6 日
	走兽与人（植物作食物）



在第三日与第六日，这种对应关系尤为突出，因为这两日都出现了“双重重复”的表达——“上帝说”与“看着是好的”——强调了在塑造大地与充满大地这最后两日之间的正式对应。这些对应关系揭示了创造中令人惊叹的对称性记录。

完美。
已故的希伯来大学教授翁贝托·卡苏托（Umberto Cassuto）指出，创造诸日的结构建立在以数字七为核心的数值和谐体系之上。他写道：“创造主的工作，具有绝对的完美与无瑕的系统秩序，被分配在七日之中：六日劳作，第七日被分别出来，用以享受已经完成的工作。”

随后，他提出了如下观察：开篇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中的三个名词——“上帝”（Elohim）、“天”（šāmayim）与“地”（ʾereṣ）——在整个创造记述中，都是以七的倍数出现的。“上帝”出现了三十五次（5×7），“天”出现了二十一次（3×7），“地”也出现了二十一次。此外，在希伯来原文中，第一节有七个词，第二节有十四个词。第七段（第七日）有三句话，每一句都有七个词，并且在段落的正中包含“第七日”这一短语。卡苏托总结说：“这种数值上的对称性，仿佛是一根金线，将本段落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并成为其整体统一性的有力证明。”
因此，《创世记》第一章在布局、对应关系与对称性，以及其文学—数值上的完美方面，都是极其卓越的文学作品。

历史。
然而，尽管如此，它并不是诗歌，而是叙事散文。整段记述采用的是希伯来文中正常的叙事时态。毫无疑问，《创世记》的记述是以历史的方式书写的。“摩西将创造的故事呈现为在我们所经验的时间与空间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而每一位回顾这一记述的圣经作者，也都是如此对待它的（参出 20:11；赛 40:26；拿 1:9；来 11:3；启 4:11）。因此，弗朗西斯·薛华如此写道：
“整本圣经的思维方式……认为创造在历史上的真实程度，与犹太民族的历史以及我们当下的时间同样真实。旧约与新约都刻意将自身根植于《创世记》开篇数章，坚持认为它们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因此，《创世记》第一章是一段崇高、结构严谨、用词精心的叙事散文——历史。当然，它并非旨在提供一份关于创造的详尽说明；它只有一页之长！它不应被当作创造的“照片”，而应被视为一幅用宽阔笔触描绘上帝创造天地之事的画作。

叙事时态呈现了那六日中的先后次序，这种次序要求具备时间上的真实性：第二日紧随第一日，如此类推。德里克·基德纳（Derek Kidner）写道：“诸日的推进具有如此庄严的进程，不可能不包含有序次序的含义；而若采取一种削弱普通读者首要印象的解读方式，也显得过于曲折微妙。”

那么，摩西的听众在听到他宣读创造诸日的记述时，是如何理解的呢？他们当然不会把它理解为神话！这段记述正是对周围列国异教神话的论战。创造的每一日都攻击当时异教万神殿中的某一位神，并宣告他们根本不是神：第一日否定了光明与黑暗之神；第二日否定了天空与海洋之神；第三日否定了土地之神与植物之神；第四日否定了太阳、月亮与星辰之神；第五日与第六日则彻底否定了动物界中的神性观念。最后，经文清楚表明，人类与人性并非神，却同时教导：无论尊贵或卑微，所有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像被造的。就这样，圣经的真实取代了神话。

摩西的听众也不会把这些“日”视为隐喻性或纯文学性的结构。此处所使用的希伯来文时态是 wayyiqtol，即历史叙事的时态。他们所听见的，是高昂、浑厚、原初的历史。

以色列人会把这些日子理解为地质时代吗？不可能。人们若以为上帝在此直接指涉过去一百年来不断变化的科学范式，实在是带着无知的傲慢来到经文面前。

以色列人也许会把摩西的描述理解为六个二十四小时的日子；《创世记》确实可以合理地这样解读。但我并不认为以色列人当时是这样理解的。

最有可能的是，这六日乃是上帝的工作日——并不等同于我们的日子，却与我们的日子具有类比关系。我们是借着自己在地上度日的经验，来对上帝的“日”有所理解。这六日不是太阳日，而是上帝的日子，原因在于：
1）前三日不可能是太阳日，因为太阳和月亮是在第四日才被造；
2）第七日没有结束——“有晚上，有早晨”的表述并未用于第七日（见 2:2–3）。

那些坚持此处“日”（yom）必须是二十四小时日的人，常以一个论点为依据：凡是圣经中“日”这个词与序数连用时，都指太阳日。然而，他们忽略了一条释经的基本原则——当一个像 yom 这样具有广泛语义范围的词出现在经文中时，必须由上下文来决定其含义。在这里，就近的上下文表明，第七日并非二十四小时的日子；因此，这也指示前面的六日应当作类似的理解。

事实上，上帝如今仍然处在第七日——安息日之中；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祂一直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以“上帝仍在安息，却同时仍在工作”为基础，来展开关于上帝子民凭信心进入安息的全部论证（来 4:3–11；参诗 95:11）。

因此，《创世记》第一章是历史——是上帝创造天地时所行之事的真实历史。祂是在六日中完成的，是祂的日子；祂是按着所描述的次序完成的。《创世记》的记述，是一段庄严而精致、讲述上帝在时间与空间中所成就之事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历史。

塑造世界

第一日。
如前所述，前三日是为了解决“大地空虚混沌”的问题。那无形的世界，被原始的海洋所覆盖，仿佛在太空中漂浮，如同陶匠转轮上一团尚未成形的泥土。上帝的灵在黑暗的水面上盘旋，满怀期待。

祂的话语。
祂唯一的工具就是祂的话语——祂旨意的启示——“上帝说”，也就是祂的言语，仅此而已。上帝借着祂的话语创造万有，使祂的思想精确地塑造到最微小的细胞与原子。浩瀚的宇宙是由祂的思想与旨意所塑造的；我们身体中数以万亿计的细胞也是如此——而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都包含着一个信息量超过整套三十卷《大英百科全书》的编码数据库。这里所呈现的，是祂在创造之意志中的亲密与直接的认识，几乎可以说，上帝是以“经验”认识创造的每一个层面；然而，正如基德纳所说，“经验”一词仍显不足。这不是泛神论，而是认真对待创造！

而这一切，上帝行来何等轻松——只是一句“话语”。C. S. 路易斯在《纳尼亚传奇》中，试图借着阿斯兰以言语创造宇宙的描写，捕捉上帝在创造中那种轻松与喜悦：阿斯兰张口歌唱，随着他的歌声，绿色在他脚下形成并向外蔓延；接着，花朵与石南草出现在山坡上，向前铺展；当音乐节奏加快时，成群的飞鸟从树中飞出，蝴蝶开始翩翩起舞；随后，歌声进入更加奔放的旋律，带来盛大的欢庆。这样的奇幻描写，恰到好处。

在《创世记》中，上帝好像独唱者——“要有光”；而叙述者则像伴奏者——“就有了光”。

光。
第一日的记载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3–5 节）。在前三日中，光并非来自太阳。因此我们看到，圣经以“有光却无日头”开始，也以同样的情形结束——“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22:5）。加尔文对此评论说：“因此，主藉着创造的次序本身，见证光在祂手中；即使没有日月，祂也能把光赐给我们。”
按犹太人的算法，一日从晚上开始；这一节律正是从此确立的——因为笼罩大地的黑暗，先于第一日的第一道光。

“好”的宣告，是七次祝福中的第一次。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欣赏自己的作品；它是好的、完全的，并且必能成就祂的旨意。至于异教的宇宙论？光明与黑暗之神在这里被无声地否定了。

这也是圣经中“光与暗”主题的起点——两者是彼此排斥的领域。最终，基督要把永恒的光带给祂的子民，并带给全然的受造界；结局将是光的爆发。

第二日。
光照在尚未加工、尚无秩序的大地之上，闪耀在深渊的水面。随后，上帝再次发声：“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穹苍，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了穹苍，将穹苍以下的水与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6–8 节）。

“穹苍”（raqia）指一种横向延展的区域，贯穿水体的中央，将水分成上下两层（卡苏托）。这就是我们所见的天空：下面是海水，上面是承载水分的云层——那一片蔚蓝。上帝称它为“天”（第 8 节中“天/天空”的另一种译法）。这是从地上视角对大气层的现象学描述。

在第一日对“昼”与“夜”的命名，以及第二日对“天”的命名，在圣经文化中都被理解为主权统治的行为。后来，上帝将治理大地的权柄托付给亚当，让他为一切活物命名；而在这里，这种命名无言地否定了异教的天空之神与海洋之神。

第三日。
在创造的前两日中，上帝已使受造界逐步获得形态与秩序。被光温暖的大地，如今披上蔚蓝的色彩，云朵点缀其间，漂浮在闪耀的海面之上；景象愈发令人向往。此时，在第三日，上帝又两次发声。祂的第一次话语完成了对大地的塑造：“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聚在一起的水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9–10 节）。这里并非新的创造，而是最终的整理；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获得了形态，混乱消散无踪。

随后，在第三日的第二次话语中，重点开始转向“充满”的主题——上帝使植物生命进入存在：

	“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生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11–13 节）

在这里，地之神、植物之神、以及生育之神都被有力地否定了。并不存在什么海神，只有受上帝掌管的海；同样，地和地上的出产也都在祂的掌权之下。

此时，大地已经预备好迎接有生命、能行动的生命形态。固定的形态已经就位。上帝借着祂的话语，以崇高的方式使混乱得以秩序化。这就是世界头三日的历史。

基督与创造

基督就是光。因为圣经以一个没有玷污、充满光却没有太阳的世界开始，也以同样的景象结束，并显明上帝是光的源头，所以耶稣称自己为光是极其恰当的——祂说：“我是世界的光。”并且继续宣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 8:12）。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宣告，因为耶稣说这话时，正站在圣殿库房之处，身旁是那一夜在“殿中光照礼”中燃烧、如今已然熄灭的巨大火炬；那仪式正是为纪念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舍吉拿荣耀。耶稣此言，是对自己神性的庄严宣告——祂是“世界的光”。这一关于神圣之光的宣告，最终将祂与《创世记》第一章中赐光者等同起来。事实上，《启示录》论到耶稣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 21:23）。

这同样是一个绝不落空的应许，因为耶稣只需开口说话，男女老少便能领受祂的光。

基督——创造主。
耶稣这位“光”，在创造被宣告进入存在之时就已经在场。圣经对此有清楚而明确的见证。《约翰福音》开篇宣告：“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 1:1–4）。没有一样受造之物不是借着基督而成的！保罗同样确认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的”（林前 8:6，着重号原文所加）。万有同时出自上帝父，也出自上帝子——主耶稣基督。保罗又论到耶稣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 1:16）。再听那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他面前，放下冠冕，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 4:11）。

基督带来秩序。
关键在于：正是基督这光，基督这创造主，把秩序带入我们生命中黑暗的混沌——把形态带入我们生命的混乱。若你的生命黑暗而荒凉，若你的生活失去控制，若你的生命中没有光，只有黑暗，似乎毫无盼望——其实仍然有盼望！

那把群星抛向不可测、不断扩张的宇宙，同时又在你身体细胞那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中精妙编排生命的同一能力，若你来到他面前，也必为你运行。他只需一句话，就能把你的黑夜变为白昼；他只需一句话，就能重整你破碎的人生；他只需一句话，就能使混乱得着形态。这正是他的专长。

他不仅是光、是创造主、是上帝的儿子——他更是世界的救主。正是这位创造奔逃的星宿、安排细胞秩序、托住每一个原子的主，来到世上，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必能拯救你；他能为你的生命带来一个“创世”（genesis）。这正是他来的目的！

若你从前未曾明白这一点，如今当知道：你是有盼望的。有一种创造的大能，能够重新创造你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能把你生命的子夜转为黎明、白昼、生命与春天。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他赐下形态，
他重整生命，
他也必为你成就这一切。

